




即使动机或目的不同, 然而信仰者众, 蔚为潮流。本论旨在探讨 郑成功信仰 有别于一般华人
信仰所独具之政治性功能, 郑成功 于不同主政者 (清代与日本统治台湾时期) 的重新诠释下,
皆符合当代的国家利益, 而成为精神教化的代表甚至是爱国的代名词。
关键词: 郑成功 郑成功信仰 台湾 开台圣王 延平郡王祠
作者: 高致华, 1965年生, 厦门大学宗教学研究所副教授。
一、前 言
开台圣王 郑成功生于明末清初, 这不仅是改朝换代的时代, 也是不同种族的政权交替之
时, 遗民精神加上中、日混血的出身, 同时还具备着郑芝龙时代以来海上霸权的家世 , 郑成功
悲剧性的时代背景, 凸显其忠君爱国的民族英雄形象。另一方面, 郑成功的故事在日本则掀起
国姓爷文学 的旋风, 并对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尊王思想之启发有着卓越的影响力。 延平郡王
郑成功, 在政治上反清复明的结果是失败的, 在文化上却是成功的, 正如他的封号 延平 , 其
不但 延 续华夏文化道统, 且致万国咸宁的太 平 。郑成功退守台湾的历史背景加上移民屯
垦等政策, 使台湾顿成为明朝遗民最重要的新世界, 造就了华夏文化与其它先住民的乾坤天地。
台湾在 汉书 上称 东鳀 、 大宛 , 三国志 上叫 夷州 , 隋书 上载 琉求 , 葡
萄牙人以 福尔摩沙 ( FORMOSA ) 名之。然而, 我们必须了解台湾不但是 移民世界 , 同
时也是 遗民世界 , 这些 移民 有相当的比例也是明郑时期的 遗民 。顾名思义, 移民背井







或称 国姓爷文学 。详参高致华: 日本文学作品中郑成功之形象与魅力 , 台湾历史学会会讯 第 13期,
台北: 台湾历史学会, 2002, 第 24- 32 页。
详参高致华: 海外 郑成功庙 郑成功信仰  ! , 载 宗教时报 0177- 0179 期。
太炎等, 其等多被历史定位为道德楷模而予以传颂。一位历史人物, 往往因为时代不同、观点不
同, 而有着不同的评价。所谓的 评价 , 并不是指某个人对某位历史人物所下的定义, 而是指





据康熙中叶闽人郑亦邹所撰 郑成功传 所载, 施琅入台后曾前往 郑成功庙 牺牲奉币一
番, 虽未明载该 郑成功庙 所在何处, 却也足以证明明郑时代台湾的 郑成功信仰 已经悄然
成形, 而清代台湾的 郑成功信仰 推论应是延续其发展, 并在沈葆祯因 牡丹社事件 奏请为
郑成功建立专祠祭祀后, 更让 郑成功信仰 有所 名份 而得以在台湾更加地蓬勃发展。
清代初期, 因政治性考虑, 为谋彻底铲除明朝残余势力, 官方曾经严格禁止台湾百姓祭祀郑
成功; 然而牡丹社事件后, 再度因为政治性因素, 为了避免日本帝国主义觊觎台湾, 沈葆桢以
郑氏明之孤臣, 非国朝之乱贼 , 奏请清廷在台湾为郑成功建祠 。光绪元年 ( 1875) 官方设庙
奉祀, 编入祀典。在台湾郑成功相关之祭祀活动, 自此方受官方认可, 由所谓的 淫祀 转化成
为 正祀 , 而得以公开祭祀, 并享有官祀。 高修 台湾府志 外志 寺观 所附 官庙 一
项中, 即载有 开山王庙: 在附郭县东安坊。 开山王庙不再举于从祠而得以进入 官庙 之
列, 亦再度说明开台圣王郑成功清代在台湾受官祀礼遇之情形。若依滨岛氏于 总管信仰 一
书所提之 土神 要件的 封爵 一项中, 亦包含赐予匾额或庙名等, 则郑成功成神之正统性,
更可向前追溯至康熙二十二年 ( 1683)。
再参 南投县风俗志宗教篇稿 对沙东宫之记载, 亦涉略清代:
光绪十四年四月首任云林县知县陈世烈莅任后, 曾进香于本庙, 倡募香灯费; 又光绪十
八年正月隆兴圳长陈玉峰者为布施水租谷二十三石与开台圣王与神农大帝而立碑于社寮云:
立石碑人隆兴埤圳长陈玉峰, 为敷施布德, 人之大经也。但我拾庄诸神寿诞, 各有定缘演
戏, 惟有五谷王、开台王二位圣诞, 缺额缘金, 未得恭演千秋。是以, 隆兴埤长愿将此大桥
脚七甲七分, 全年水榖贰拾参石壹斗, 配入二位圣诞千秋演费 。
自前引文中, 可得知牡丹社事件以后, 官方对于 郑成功信仰 之应对态度有极大的改变,
除了设置郑成功 官庙 性质的 延平郡王祠 以外, 对于民间的 郑成功庙 亦关爱有加, 官
员除了亲自赴庙祭祀, 甚至还为 郑成功庙 筹措经费, 足证清末官方对于台湾的 郑成功信
仰 应是正面的支持态度。
需注意的是: 清代郑成功的角色尚非 民族英雄 , 而应是仅止于 忠臣 。刘铭传于 1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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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尊郑成功为 延平郡王 时, 所强调者即为其忠君之思想。从倡建 延平郡王祠 一事可以看
出以下几点。其一, 两百多年来, 台湾民间对于郑成功的崇仰、敬佩之情始终未减。正式建祠之
前, 民间已是私祀不断, 香火鼎盛。沈葆桢此举, 只不过是顺应舆情。其二, 清廷此时已不再将
郑成功视为反抗清廷的乱臣贼子, 而推崇他 移孝作忠 、 正直而壹 、 杖节守义 的忠义精
神; 将他重新诠释为为国尽忠之典范。其三, 牡丹社事件呈露了日本妄图霸占台湾的野心, 而郑
成功有着驱荷复台的历史功绩, 正符合 时代需要 。因为其饱含民族精神、爱国精神之内涵。
当日本人执杖而来, 台湾人面临异国强权压境, 即使原来还抱有反清复明思想的人, 这时也在不
同程度上表现出对于清朝的忠诚, 因为这时的清朝即代表着祖国。
(二) 郑成功信仰在台湾日治时期的政治意涵
台湾因历史背景使然, 经历不同政权的统治。然而, 郑成功信仰得天独厚地传承下来, 即使
是异民族的日本殖民政权依然认同其信仰, 甚至今日日本亦建有郑成功庙, 且进入神道体系, 实
为罕见之宗教现象。
日治时期台湾总督府当时并未打压台湾的 郑成功信仰 , 其态度是非常明确的; 甚至在
寺庙神升天 之政策下, 有些庙宇因而改奉郑成功为主神, 以强调该庙之正当性。此外, 台湾
式与日本式的郑成功祭祀及祭典并行不悖, 因而乡绅对 郑成功信仰 方能明目张胆地大力鼓
吹, 甚至还具名登上报纸。前文中透露着官方与台湾俗民热衷奉祀开台圣王郑成功的祭祀动机,




权迥然不同, 虽然台湾总督府对于台湾的 郑成功信仰 予以尊重甚至推崇倍至, 但是台湾总督
府所欲强调的, 却是郑成功的母亲为日本人田川氏、郑成功的忠烈缘由于日本武士道精神的 血




动实行以后, 更大肆兴建神社, 大致以一街庄一神社为原则, 至 1939 年共建有神社及遥拜所一
百七十八个单位, 包含二座国币社、十一座县社等。 县社之 开山神社 设立于明治三十年
( 1897) 一月十三日 , 为台湾总督府在台湾设立的第一座神社, 不论就时间点及位阶观之, 台
湾总督府对开山神社之祭神 郑成功 的尊重礼遇程度, 自然不在话下。
日治时期台湾总督府对其所关注的焦点, 实有别于汉人传统角度自其为反清复明、忠君为国
的英雄行径或是灵验事迹出发, 而是在其 开台圣王 的特殊身分, 再加上母亲为日本人的 半
日本人 血统。基于血缘的理由, 郑成功不但被日本人视为 开台祖 , 日本也认为他是日本人
开拓台湾的先锋, 因此, 神社立号为 开山 , 寓意深远。列格意味着日本政府对郑成功的认同,
更有学者藉由郑成功来强调他们领有台湾的正当性。诸如稻垣其外 (孙兵卫) 提出: 郑成功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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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所, 1915, 第 53 页, 则为明治三十年一月十三日。故本文中采用明治三十年 (公元 1897 年) 一月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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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垣其外: 帝国 台湾领有 郑成功 殊勋 , 载 东洋 , 东京: 东洋协会, 1935, 第 58- 67页。
有日本血统, 是他们开拓台湾的始祖, 如此一来, 台湾归日本领有应属正当。故日本人对郑成功
的礼遇与高度评价, 与维持殖民政府在台之统治权有相当程度的关联性。 诚如蔡锦堂 日本帝
国主义下台湾 宗教政策 中也提到: 因郑母的日系血缘, 以致开山神社成为日治时期 50年
间, 唯一由台民信仰之庙宇 升格 神社; 其为战前日本海外神社中的一个特例。该 升格 之
措施除了阐明日本统治台湾的正统性, 另一方面或许也有降低台湾人排斥日本国家神道的意图
吧。日本人占领台湾期间, 推行 皇民化运动 企图消灭台湾的汉文化于无形, 然而为了拢络人
心, 在明治末期日本官方亦曾扶植一些有助于统治的寺庙, 其中以孔庙、妈祖庙、吴凤庙及郑成
功庙为重要对象; 将 延平郡王祠 更改为 开山神社 即为一例。 郑成功信仰 因而也增
加了些许的神道色彩, 今日日本平户亦建有 郑成功庙 , 每年郑成功诞辰的七月十四日, 平户
举行盛大的 郑成功祭 , 便是依循神道仪式进行的。透过史料的研究, 得知有些庙宇配合 时
局 于日治时期改祀郑成功; 而台、日合流的 郑成功祭 庆祝仪式, 窥知台湾总督府透过 郑
成功庙 成为日台融合媒介的情形, 同时反映出台湾人民对郑成功的尊崇之深, 以及民间信仰对
政治潜在的影响力; 另一方面, 大、小传统交融涵化相互影响的情形, 更是充分展现在历史人物
转变为宗教信仰神格人物的 郑成功信仰 之中。
日治时期, 郑成功在台湾总督府的宣传下成为一位从蛮夷手中夺回台湾、具有武士道精神的
半日本人。日治时期于大正七年 ( 1918) 的调查显示有 48所庙宇主祀郑成功 , 占全台庙宇数
量的前二十位。当时因 西来庵事件 之冲突, 因而台湾总督府实行欲以神道取代台湾固有宗教
之政策, 然而, 以当时主祀郑成功之庙宇的数量观之, 不但反应了日人对郑成功的认同, 亦表达
着日方欲藉由 郑成功信仰 行其思想同化的企图。主祀郑成功之庙宇不但没有减少, 甚至还曾
经略有所增; 台湾总督府当时并未打压 郑成功信仰 之态度则是非常清楚的。任职台湾总督府
文教局社会课、参与宗教调查工作的曾景来, 于昭和十四年 ( 1936) 发表 台湾宗教 迷信陋
习 一书中于 台湾寺庙及其对策 寺庙供奉的神一节中, 载有 郑成功也称郑国圣、开台圣
王、国圣公、国姓公等 , 而且尚有许多祭祀郑成功的庙宇成立于日治时期, 甚至还有庙宇在
寺庙神升天 的政策之压力下改祀主神为郑成功, 更是前述主张的有力佐证。另外, 开山神
社 因应时局而于台湾总督府统治台湾后, 便立即于第一时间设立, 郑成功以外国 神 入主神
社, 更是神社史上的唯一特例。在当时, 的确也因此而造就了台湾人走入神社的事实且日渐习以
为常, 若是说 郑成功 的确曾经发挥了台湾总督府所需的 功能 则也并不为过。
三、结 语
依照康熙中叶闽人郑亦邹所撰之 郑成功传 所载, 施琅入台后曾前往 郑成功庙 牺牲奉
币, 足以验证明郑时代台湾的 郑成功信仰 已经悄然成形, 而清代台湾的 郑成功信仰 推论
应是延续其发展, 并在沈葆祯因 牡丹社事件 而奏请为郑成功建立专祠祭祀之后, 更让 郑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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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当是 开台圣王 郑成功。虽然郑成功来到台湾只有一年多的时间便去世, 然其遗民之忠贞
典范及所建立之多项制度, 却奠定台湾发展隆盛之基础, 同时也留下无数的历史遗迹。至今台湾
主祀郑成功的庙宇不但数量繁多且香火兴旺, 与郑成功有关的传说故事也依然传颂着, 可见在台
湾一般百姓的心中, 郑成功仍然受到台湾人普遍的崇拜与尊敬, 延平郡王祠 于各个不同时代、
不同政权皆为台湾官祀郑成功的代表庙宇, 凸显 郑成功信仰 于华人信仰文化中的政治意涵。
郑成功的功业志在反清复明, 但是驱逐荷兰人、收复台湾, 却是使其名扬海内外的重要事
迹, 也是后世史家对郑成功最大的功绩评价, 成为遗民成神之典范、忠君爱国的代名词, 所谓
时势造英雄 , 不无道理。 其实, 政治的对立与否, 恒久来看一点都不重要, 重要的在于文化
的影响力, 其为人之生命的意义认定。现实失败了, 理想却是成功了; 说明了 道 优于 势 ,
或者 道统 优于 政统 的道理。称颂郑成功 创格完人 者, 竟是他的政治敌手 清朝 。
郑成功信仰 在台湾汉人社会中的发展, 超越了乡土的情感和地域的观念, 统合宗族性、
地缘性、民族性等, 而成为全台性的共同信仰, 并因地区而异, 尚且发展出相关之祭祀圈或信仰
圈。 郑成功信仰 与其它汉人一般常见的民间信仰极大的区别, 在于该信仰中官方的介入很深,
其中隐藏着强烈的政治意图。台湾特殊的历史背景, 不同主政者接连为郑成功重新定义而有了不
同的诠释, 政治势力的动员使得此一信仰文化益形复杂而影响深远。由于 郑成功信仰 被卷入
政治分合以及日本的殖民的情景关系之中, 信仰者和操弄这种信仰的势力之分析就变得十分有
趣。在 郑成功信仰 的背后, 血缘认同因素和国族认同因素交织互起作用; 日本的 郑成功信
仰 则与其民族性格有关, 甚至遗存着殖民幻想。
所谓制度化宗教 ( inst itut ionalized- religions) 以外的信仰体系, 渗透于民众的生活之中,
是中华信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传统的信仰与仪式, 不仅影响大多数民众的思维方式、生
产活动、社会关系, 而且还与帝国上层结构及象征体系的构造, 形成微妙的冲突和互补关系。
宗教信仰因应人民需求而生, 是一种文化传递的社会现象, 与政治、经济等活动环环相扣。 信
仰传递方式多样化, 例如透过民间仪式和传说、政治势力的动员、与其它神灵如王爷的互动等多
项途径, 不同地域文化背景下的信仰者心态也都有所不同。
郑成功信仰 于不同时代, 因应人民需要而展现不同的神力, 如助战、登科、祈雨、治水、
除虫、医疗、协寻失物、甚至人生咨询; 而主政者亦依各自政治立场予以重新诠释。总结 郑成
功信仰 之社会功能, 笔者概归下列七项: ( 1) 端正教化 ( 2) 团结乡里 ( 3) 安定民心 ( 4) 促
进经济 ( 5) 文化传承 ( 6) 族群融合 ( 7) 稳定政局。显然地, 前几项其实广存于诸多华人社会
的民间信仰中, 唯第七项政治性功能有别于其它信仰之特点, 郑成功 于不同主政者的重新诠
释下, 皆符合当代的国家利益, 而成为精神教化的代表。例如: 清领台湾时期, 在牡丹社事件
后, 为避免日本染指台湾, 清廷运用台湾兴盛的 郑成功信仰 强调忠君爱国的情操, 拉近台湾
人的向心力; 日治台湾时期, 日本人主述郑成功之母为日本人, 强调日本统治台湾的合理性, 甚





蔡桂美: 郑成功的政治观 , 台北市立师范学院社会科教育研究所硕士论文, 2003。
台南延平郡王祠中挂着沈葆桢写的对联, 联曰: 开万古得未曾有之奇, 洪荒留此山川, 作遗民世界; 极一
生无可如何之遇, 缺憾还诸天地, 是创格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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